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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的概念有两层：一指五四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国家通用语言，二指目前仍在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使用的民族

共同语。 在当今的相关研究中，为区别二者，前者一般称“早期 ／ 传统国语”，而后者则称台湾“国语”、香港“国语”、澳门“国语”。 本文

是对应后者，便沿用这一习惯性的指称形式。 后文同时涉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三地时，统称作台港澳“国语”。

文史新论

普通话的外向“输出”与全球华语的融合
———以“闺密 ／ 蜜”一词的传播与扩散为例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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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华语本体研究应以“差异”与“融合”为两翼，然而后者的研究严重不足，因此亟待加强。 立足于

普通话常用词“闺密 ／蜜”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对全球华语的融合事实进行了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对华语融合及其研究极为重要的三个问题：融合形式的传播路径、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融合度。

关键词： “闺密 ／蜜”； 普通话； 华语融合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０９．４；Ｈ０８；Ｇ２０６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２３３８（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２６－１５

文献标志码： Ａ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９２５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３３８．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３

■■■■■■■■■■■■■■■■■■■■■■■■■■■■■■■■■■■■■■■■■■■■■

一、引言

中国的华语研究者汤志祥指出：“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

代”［１］（Ｐ．１１１），而新加坡的周清海则以上述“大融合”为重要依据，把现代汉语分为两个发展阶段［２］，后
来周先生又着眼并立足于更大的范围，明确指出，“汉语的大融合是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 ／华语的现

状”［３］（Ｐ．６０）。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早在华语研究开始之初，就有人触及其融合问题，后来相关研究

虽偶有所见，但做得远远不够：一是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各种“差异”的研究；二是“方向”比较单

一，多为普通话的单向输入，而少有其输出以及双向、多向互动的研究。 现今，虽华语融合研究已扩展到

全球华语的范围，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在当今“大融合”的形势下显得愈发突出。 当然，也有人已

经认识到普通话并非“只进不出”，比如我们从语言规划和工具书收词的选择和确定，以及一般日常词

语等方面考察台湾地区“国语”①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表现［４］；后来又以 ２０１６ 年十大流行语中的“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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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与“蓝瘦香菇”在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区的使用情况为例，讨论了台港澳“国语”与华语向普通

话靠拢问题［５］（ＰＰ．３２６－３４６）；洪爽调查了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十大网络用语”等在香港地区中文书面语的使

用情况，考察其与普通话的融合状况。 ［６］

以下酌引几段着眼于不同角度的相关表述：

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华语也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７］（Ｐ．２３）

各地华语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各地华语的一种“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全部向普通话

靠拢。 ［８］（Ｐ．４９）

到了新世纪，普通话对全球的影响急遽增强。 ［９］（ＰＰ．８－９）

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当代华语新词原创地有北移的趋势。 ［１０］（Ｐ．９５）

以上“靠拢”“影响”以及“北移”，自然都是立足于普通话的输出，而“互动”则强调了各地华语之间

的双向或多向交流。 但是，这样的认识目前基本还处于“简单表述”以及“个别举例”阶段，因缺少更多

具体事实的支撑而难成确论。

本文就是在这一认识下，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对全球华语“普通话”“国语”“华语”

的划分［５］（Ｐ．２６），立足于普通话对台港澳“国语”与海外华语圈的影响，以“闺密 ／蜜”一词的传播和使用

情况为例，来做一相对全面的调查，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由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全球华语融

合问题的关注，进而投入其中，进行更多的研究。

据李平介绍，台湾地区新媒体“读＋”立足于以台湾大学生为主要使用群体的论坛 Ｄｃａｒｄ（狄卡），抓

取其近 ８ 年间累积的 ３９１ 万篇论坛文章，并对照网络大数据专业网站“网络温度计 ＤａｉｌｙＶｉｅｗ”提供的大

陆用语声量榜，确定了历年来 Ｄｃａｒｄ 上流行的大陆用语，最终“闺蜜、立马、特好 ／特别好、网红、颜值、小

姐姐、在线、奇葩、信息、好评、套路、老司机、学霸、佛系、视频”位列前 １５ 名。 ［１１］据我们初步调查和了

解，以上 １５ 个大陆普通话词语不仅在台湾线上及线下保有很高或较高的使用频率，就是在国语 ／华语圈

的其他地区，基本也都并不陌生。 换言之，它们已经由普通话的单点词语，成为多点共用的词语了，而由

此也提供了当前全球华语融合特别是普通话输出的“批量”证据。

本文限于篇幅，仅以位居上述 １５ 个词语首位的“闺蜜”为例，来进行调查分析。 此词有“闺密”和

“闺蜜”两个词形，二者一直并存并用，所以本文记作“闺密 ／蜜”。 本文调查在全球华语的背景下和范围

内进行，但为行文简便，下文简称为“华语”。

二、普通话“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

普通话中，“闺密 ／蜜”是大致产生于本世纪初的一个新词，《现代汉语词典》从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版开始

收录“闺密”和“闺蜜”两个词形，前者释义为“闺中密友，是女性对亲密女友的称呼。 现多作闺蜜”，后者

释义为“同‘闺密’”。 ［１２］（Ｐ．４９０）

以下是我们搜索到的二者在媒体中出现时间最早的各两个用例：

（１）然而，最贴心的“闺密”也会成为最闹心的“死敌”，转眼间，两个小女人便拉开了一场势不两立

的较量。 （《温州晚报》，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

（２）在所有明星博客中点击量过千万的“老徐”的博客，不仅会陆续“博出”新片进展，曾在博客上露脸的

几位美女“闺密”（闺中密友的简称）也将在《梦想照进现实》中逐个亮相。 （《大河报》，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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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跟闺蜜 Ａ 逛街，和闺蜜 Ｂ 讲心事，与闺蜜 Ｃ 说隐私……而眼下，我的闺蜜起码排到了 Ｎ，有些字

母每周见，有些字母数年一见。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４）从来不红脸的“闺蜜”们可以为一堂课吵得不可开交。 （《中国教师报》，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６ 日）

由以上“闺密 ／蜜”多加引号，以及例（２）加括注说明其义，大致可知这些基本属于使用之初的用例。

由《现汉》释义及以上用例的时间分布来看，是先有“闺密”后有“闺蜜”，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以

下一例或许可以说明：

（５）闺密，也叫闺蜜，顾名思义，指的是女人香闺中那些分享秘密的“蜜糖儿”。 （《安徽市场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我们认为，从“闺密”到“闺蜜”的变化属于当代常见的“借音赋形”［１３］，即借用“密”的音而创造“闺

蜜”这一新词形，由此就可以既保有原义，同时又增加了“甜蜜”“美好”的“附加义”①。 这是当代汉语中

极富时代特色的一种造词方式，与之同类的再如从“制造”衍生出来的“质造”和“智造”。②

“闺密 ／蜜”从产生开始就比较流行，在“天涯论坛”中调查显示，此词在 ２００６ 到 ２００７ 年使用频率较

高，而以下用例都能不同程度地证明这一点：

（６）剧中的旷美娇、袁寒雪、桃金梅，虽不是姐妹，但胜似姐妹，她们连衣服都要穿得一模一样，用现

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闺蜜”。 （《淇滨晚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７）在新生词汇中，“闺密”是使用率较高的一个。 它既有闺中密友的意思，又透着一股子温暖和芬

芳。 （《汕头特区晚报》，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０ 年前后，“闺密 ／蜜”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不仅开始见于高规范度的《人民日报》，还经常作为

书名、电影名等，例如 ２０１０ 年凤凰出版社的图书《闺蜜》，２０１１ 年上映的同名电视剧和微电影，以及上海

公演的同名昆剧。 一直到今天，此词的使用频率依然很高，我们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百度一下”，结果显

示，“闺密”的使用量约 ５８５０ 万个，而“闺蜜”则高达约 １ 亿个③。 不过，以上两个数字并不能够完整显示

“闺密”与“闺蜜”的实际频率差异，为此我们在 ＢＣＣ 语料库的“对话”子库（取自微博和影视字幕，该词

用量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二者的数量比是 １３３１ ∶ １５３２０。 由此，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

“闺密 ／蜜”已经成为当代普通话常用词；二是“闺蜜”因为内涵更加丰富而后来居上。

在频繁、大量的使用中，“闺蜜 ／蜜”的用法开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组合中使用，造出系列新词语。 我们所见，较早出现的是“男闺密”，例如：

（８）能有这样的男闺密，我现在很是庆幸当时的距离，感谢那时我们之间的互相憎恨和厌恶，它成

就了我们现在的友谊。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有了“男闺蜜”，原有的“闺蜜”有时就不得不加以性别区分，于是又产生了“女闺蜜”。 杨振兰称这

样的词为“被迫产生”的反义词［１４］，而王伟丽、张志毅则称之为“同场逆推仿造新词”［１５］。 例如：

（９）婚姻事业两不误的黄磊分享了自己的婚姻秘诀，“婚后绝不交女闺蜜”。 （《内蒙古晨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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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维基百科对“闺密”的释义也证明了这一点：闺中密友，女性的同性密友，简作闺密，并常写作闺蜜……在中国大陆地区，闺蜜为闺密的

刻意讹误，蕴含着“甜蜜”之意。
这是当代普通话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用词和造词方式，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百度显示用量的上限就是 １ 亿个，所以“闺蜜”的实际使用量应该不止此数。



下例中的“闺蜜门”，则是利用当代十分流行的表示“丑闻”“事件”等的词语模“Ｘ 门”而构成的新词：

（１０）尽管深陷“闺蜜门”的朴槿惠在当天的贺电中对特朗普赢得大选表示了祝贺，并希望韩美两国

今后在解决朝鲜问题和发展韩美同盟关系上继续加强合作，但也难掩韩国社会的紧张和恐慌情绪。

（《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６ 年，韩国媒体曝光了时任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的干政事件，此事不仅在韩国引起轩然大

波，最终导致总统下台，就是在中国也引发媒体的持续关注，并由此而衍生出“干政门”“崔顺实门”“亲

信门”等新词语，而“闺蜜门”也是其中之一，该词还曾入选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十大新词语。

除此之外，我们所见还有“闺蜜日”“闺蜜节”“闺密照”“闺密圈”“闺蜜群”“闺密版”“闺密情”“闺

蜜房”“闺蜜饼”“闺蜜照”“闺蜜行”“闺密女人”“闺蜜好友”“闺密地图”“闺蜜旅行”“闺密部落”“超级

闺密”“铁杆闺蜜”“职场闺密”“非常闺密”“男性闺蜜”“女性闺蜜”“红颜闺蜜”“同性闺蜜”“异性闺蜜”

等新词语。

其二，降格使用，即简缩为语素，以“密 ／蜜”为语素，跟其他成分组合构成新词，例（１１）就非常有意思：

（１１）很多人都说计生办主任难做，而让男同胞担任计生办主任则更难。 而小谷围计生办主任吴高

波却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如鱼得水，不仅成为了村（居）、学妇女主任们的“男闺密”，更被不少育龄妇女亲

切地称呼为“波波密”。 （《番禺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类似“波波密”这样的形式，再如从“铁杆闺蜜”“铁闺蜜”来的“铁蜜”，指称男闺蜜的“男蜜”，与之

相对的“女蜜”，以及闺蜜之间互称的“小蜜”等。 在这方面，“ｇａｙ 蜜”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它利用英文单

词 ｇａｙ（同性恋者）与“闺”相近的读音，对其替换而成，造成一个“中西合璧词”，大概在 ２００７ 年的网络论

坛中开始使用，后来也扩大范围，以下是我们所见最早的媒体用例：

（１２）本期的娱乐关系学，就要研究这样一群“有着生化武器般的嘴，却有一颗少女的心” 的男

子———我们女人称他们叫 ＧＡＹ 蜜。 （《东莞时报》，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以下一例把此词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

（１３）ＧＡＹ 蜜，相当于闺蜜，只不过身份是男同志。 也就是可以当兄弟又可以当姐妹的亲密异性友

人，可以理解为蓝颜知己。 （《鄂尔多斯晚报》，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在高频使用中，发生变化的不仅有用法，也有“闺蜜 ／蜜”的意义，主要是扩大指称范围，具体也有两

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扩大对象范围，有时可泛指女性，例如：

（１４）天津最具专业性的女性网站，去这里已经成为了天津闺密们上网要做的第一件事。 （《假日

１００ 天》，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闺密悄悄变美有何秘密武器 （《半岛都市报》，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以上二例中，前一例的“闺密”与“女性”相对应，而后一例正文中有“对女人而言”，都说明已经义有

所转。

二是由指人到指物，似乎还不普遍，带有一定的修辞意味，主要见于标题。 例如：

（１６）当网络成为女人的“闺密” （《解放日报》，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此例正文中有“互联网正迅速成为女人们最棒的朋友”，则把这里“闺密”的意思说得很清楚。 以下

一例表达的也是此义：

（１７）我的闺蜜———工行信用卡 （《莱芜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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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普通话中“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由“闺中密友”简缩而来，集简约

性和新颖性于一身，而又通过借音赋形创造内涵丰富的新词形“闺蜜”，使得以上二“性”得到进一步强

化与突显；第二，产生时间虽然不长，但迅速传播，覆盖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①，最终进入规范词典《现代

汉语词典》，正式获得普通话“词籍”；第三，在一段时间内的集中、高频使用下，用法与意义均有一定程

度的拓展。

以上三点，是“闺密 ／蜜”得以向国语 ／华语圈输出与传播扩散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三、台港澳“国语”“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

以下我们主要以台湾地区为代表，调查“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

汤志祥把大陆主体华语吸收的海外华语词语分三个层级，即开始进入、已经进入和融入［１］；而刁晏

斌则着眼于使用情况，把大陆特有词语进入台湾地区“国语”的过程概括为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借

用”“自用”和“化用”。 ［１６］所谓“借用”，就是连原词语带语境一起引进，因而可以称之为直接的搬用，

这是词语融合的第一步；所谓“自用”，则指脱离对方语境的自主性使用，这是在第一步基础上的进一步

发展；所谓“化用”，即变化性使用，包括意义及用法等的发展变化，是融合的高级阶段，同时也表明该词

语已经融入对方的词汇系统。 下面我们大致就按以上三步来调查分析“闺密 ／蜜”在台湾地区的引进和

使用情况。

就“闺蜜 ／密”在台湾地区的使用情况来看，不仅在网络世界，就是在现实世界，也已经完成了从“借

用”到“化用”的全过程，从而成为一个地道的“台湾词”了。 以下是我们在台湾地区媒体中检索到的第

一个用例：②

（１８）报导称，几乎是瞬间，一个身着花裙子，助理或是“闺密”模样的女孩从人群里飞奔过去，冲徐

静蕾喋喋不休的说话。 （《世界日报》，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Ｇ０８ 版 ／ 大陆影艺）

包含例（１８）的报道开头标有“本报北京讯”，而此例句首也有“报导称”，另外本文所属版块为“大

陆影艺”，所以此例显属第一阶段的借用。

以下一例明显也是如此：

（１９）这些未婚男女通常都是学历高、职位高和收入高的“三高”男女。 一位长相清秀的李小姐说，“我

放假第一天就约好闺密（闺中密友）到婚介所挂号了”。 （《联合报》，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Ａ１２ 版 ／ 两岸）

此例是关于大陆黄金周报道中的一句，前有“综合大陆媒体报导”的说明。 句中的“闺密”出现在引

语中，并且加括注，显然是担心该报读者不知其意，说明此时该词的知晓度并不高。

例（１９）之所以用“闺中密友”作注，是因为它是台湾地区原来一直使用的同义形式，例如：

（２０）郭玉铃甚至成为璩美凤的亲信至交、悦大厦的闺中密友。 （《联合报》，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调查显示，“闺蜜”出现的时间比“闺密”略晚（这一点与普通话一致），以下是我们所见最早一例，也

有明显的大陆背景：

（２１）不过董洁和潘粤明都是低调的人，婚礼也不会大肆操办，只是宴请一些亲朋好友和圈内的“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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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例（１）至（１７）均为纸媒用例，其实此词在网络世界的使用频率更高，比如我们在 ＢＣＣ 语料库来自微博和影视字幕的“对话”子库

中，就检索到 １６６３１ 个结果。
此例和以下例（１９）至例（２３）及《联合报》中“闺中密友”使用情况的调查均由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刘吉力老师提供，特此致谢。



蜜”。 （《世界日报》，２００８ 年 ７ 年 １６ 日 Ｇ１０ 版 ／ 大陆影艺）

与上引各例不同，以下二例都脱离了大陆语境，大致表明“闺密 ／蜜”已经进入自用的第二阶段：

（２２）郭品超坦言，陈怡蓉在他心中是个很难把的“怪咖”，但是这种女生“别具风味”。 但在陈怡蓉

眼里，郭品超却是“闺密”，闺中密友！ （《联合报》，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Ｃ２ 版 ／ 星话题）

（２３）吴佩慈为甜心帮正名，说成员们仅是一般的闺蜜。 （《自由时报》，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我们通过台湾地区“联合知识库”对“闺密”和“闺蜜”进行使用频率调查，后者也是后来居上，包含

它的资料共 １３７１ 条，而前者的数据则是 ８６４ 条，这一点基本也与普通话一致。 另外，我们还对此词的同

义原形“闺中密友”在《联合报》中的使用情况作了对比调查，以“闺密”在该报首次使用的 ２００９ 年为界，

１９５１—２００８ 年“闺中密友”共 ２５１ 例，而 ２００９ 年以来 ５０ 例（最近一例出现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之后不见

使用）。 以上“闺中密友”前多后少甚至从有到无的事实说明，它的使用空间逐步被引进的集简约性与

新颖性于一身的同义简缩形式“闺密 ／蜜”挤占了。

以下，我们就以更为常见的“闺蜜”为对象，对其在台湾地区的使用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说明。

上文谈及，“闺蜜”在普通话中有时义有所转，可泛指女性，这一点在台湾“国语”中也有反映，比如：

（２４）闺蜜出游首选 黛安芬全新“夏日自在系列” （中华新闻云，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此广告标题下的正文中有诸如“德国百年内衣品牌黛安芬 Ｔｒｉｕｍｐｈ 为了让女性都能轻盈舒适地享

受夏日美好时光，推出全新‘夏日自在系列’”；“低调浪漫的印花风格让女孩们可以无痕”；“无接缝，自

在不受束缚，尽情享受夏日活动”等内容。 很显然，标题中的“闺蜜”与正文的“女性” “女孩们”所指

相同。

以下一例也与普通话相对应，即由指人到指物：

（２５）德国百年内衣品牌黛安芬 Ｔｒｉｕｍｐｈ 作为最了解女性需求的贴身闺蜜，由内而外给予女人极致

宠爱，让女性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刻与场合，皆能获得量身打造般的支持与呵护。 （ｙａｍ 蕃薯藤新闻网，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

此例中“闺蜜”指的是 Ｔｒｉｕｍｐｈ 品牌内衣。

以上用法就“类”来说，与普通话相同，因此可以看作依照后者的自用；但是就“例”来说，则是普通

话所无，就此而言，又可以看作台湾地区的化用。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介于自用与化用之间的一种

表现。

以下两例则属比较典型的化用，用于构成新词语：

（２６）时尚品牌 Ｋｉｐｌｉｎｇ 为迎接母亲节，推出 ５ 组母亲节闺蜜包组合，各种款式一应俱全。 （中华新闻

云，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７）全民闺蜜 Ｈｅｂｅ 田馥甄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一人参品牌正官庄女性产品代言人。 （中华新闻

云，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我们以“闺蜜包”和“全民闺蜜”为关键词在大陆“读秀”网站的报纸库中进行检索，前者没有用例，

这初步可证它是一个台湾地区新词；后者仅在 ４ 篇文章中出现（其中一篇有明显的台湾地区背景），时

间均比较晚近，大致说明其在台湾地区产生后，又开始“回流”大陆，由此就使得两岸词语的“交流链”进

一步拉长。 在台湾地区，由“闺蜜”构成的词语数量不少，我们所见还有“闺蜜机” “闺蜜案” “闺蜜友”

“闺蜜帮”“闺蜜月”“闺蜜互动” “闺蜜级（的朋友）” “闺蜜姐妹” “闺蜜轻食” “交心闺蜜” “好友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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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闺蜜”“志工闺蜜”“潮玩闺蜜”“闺蜜写真照”等。

此外，台湾地区也引进了不少产生于普通话的“闺蜜”族新词语，如“男蜜” “女蜜” “ ｇａｙ 蜜”，以及

“闺蜜群”“闺蜜日”“闺蜜节”“闺蜜情”“闺蜜好友”“闺蜜旅行”“异性闺蜜”等。 以下各举一例两岸“闺

蜜日”的用例：

（２８）“闺蜜日”由来 ２０１２ 年，著名情感心理作家、“新女学”思潮发起者苏芩提出了“３·２２ 闺蜜日”

的概念，并联合近 ５０ 家媒体在当日发起“关爱闺蜜”系列活动，由此，“闺蜜日”开始在网友中传播。

（《成都商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９）佐登妮丝 ２０１５ 年底上市以来，为拓展企业形象与品牌，不断精进会员经营，包括去年大受欢迎

的闺蜜日活动，成功提高会员兑换课程比率，会员回店消费课程数增加。 （ｙａｍ 蕃薯藤新闻网，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另外，普通话中并不特别常见的“男闺密 ／蜜”也进入台湾地区，以下二例分别属于借用与自用：

（３０）由滕华涛执导，文章、白百何领衔主演的“疗愈系”电影《失恋三十三天》，脱胎于同名网络小

说，情节幽默欢乐，且有“中国第一小男人”文章完美演绎最贱男闺密“王小贱”。 （《联合报》，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Ａ１２ 版 ／ 两岸）

（３１）你是否也有跟男闺蜜许下这样的约定？ （ｙａｍ 蕃薯藤新闻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不只是“男闺蜜”，“女闺蜜”在台湾地区也有用例，并因相对主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例如：

（３２）ＴＶＢＳ 欢乐台《女人我最大》邀请李新及朱海君来分享“另一半的女闺蜜”，李新说：“一个好的

前女友跟女闺蜜，在男生结婚后，都要当自己死了。”（ＴＶＢＳ 新闻网，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３３）林筱路从头到尾都没有考取过驾照……即便有两次教训她还是依然自我，不知悔改在酒驾后

载着 ２８ 岁的黄姓女闺蜜返回淡水住处。 （ｅＮｅｗｓ 新闻网，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以上二例中，前一例的相对主体是男性，所以此例的“女闺蜜”符合普通话原义，具有性别区分作

用；而后一例的相对主体是女性，则“女”与“闺蜜”构成叠架性使用（与“凯旋而归” “提前预支”相

类）［１７］，这可以看作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同属叠架性使用的还有下例中的“女性闺蜜”：

（３４）正如女性闺蜜之间相聚一般，今年以轻松下午茶模式聚会。 （《马祖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在台湾地区，甚至还出现了“男男闺蜜”“女女闺蜜”这样的形式，不仅创造了新的组合形式，并且由

此也使得“闺蜜”的原有［＋女性］义素趋于脱落，具有“泛性别化”的表现，因此也属化用。 例如：

（３５）大众对 Ｂｒｏｍａｎｃｅ，即男男闺蜜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即使没有那么多浪漫成分，但男子和男子

之间黏在一起的微妙感情线仍不断吸引着大众目光……而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大众对女女闺蜜的瞩目甚至

超过了 Ｂｒｏｍａｎｃｅ。 （ｙａｍ 蕃薯藤新闻网，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此外，像例（３６）中的述宾组合“当闺蜜”，也是我们在普通话中没有见过的，大致也可归入化用

之列：

（３６）他们剧中超过 ３６０ 场对手戏，阮经天可以说是被杨幂“打好打满”，难怪杨幂笑称“不敢和扶摇

当闺蜜”。 （《中时电子报》，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

以下一例也是普通话中所无，但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语区都见使用：

（３７）（李元玲）控诉男方在交往期间偷吃她的闺蜜，甚至威胁不准她公开两人恋情。 （ｅＮｅｗｓ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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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此例正文的图片说明是“李元玲晒出前男友照片控诉对方劈腿自己的闺蜜”，把“偷吃闺蜜”的意思

说得很清楚。 这是一种修辞性的运用，我们称之为“关联替代” ［１８］，即因为宾语中有“蜜”，凭借这种关

联，所以才用“（偷）吃”替代了表示与闺蜜有染的动词“劈腿”。 此外，我们所见还有“偷食闺蜜”。

以上事实说明，大陆新词“闺密 ／蜜”产生后不久即已“登台”，在台湾地区经历了完整的借用—自

用—化用过程，并且在与原有同义形式“闺中密友”的竞争中胜出，目前已经完全“融入”其词汇系统，由

此而成为两岸词汇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其具体表现和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与普通话的一

致性极强，从“闺密”和“闺蜜”引进时间的先后到使用频率的差异，以及与普通话意义和用法的高度一

致性等，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第二，引进后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变化，比如一些新的组合形式，以及

上述叠架性使用、［＋女性］义素趋于脱落等。

台湾地区以外，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闺密 ／蜜”用得似乎都不太多。 就香港而言，比如我们在大公网

中就未检索到用例，而在新媒体网站也仅检索到 ３１ 例。 另外，香港似乎“闺密”用得多，而“闺蜜”用得

少，这与普通话和台湾“国语”都不相同，比如我们在《明报》网进行新闻检索，二者之比为 ２３ ∶ １。 就具

体的使用情况而言，香港也是多为自用，但意义及用法都不及台湾丰富多样，例如：

（３８）阿 Ｓａ 及阿娇……展露出的时尚审美和穿搭技巧，为观众们送上全新的闺蜜穿搭攻略。 （文汇

网，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澳门的情况与香港大同小异，我们在《正报》网站进行检索，共检得 ２３ 例，总体感觉数量不多，这一

点与香港类似；但是在 ２３ 例中，“闺密”与“闺蜜”的数量比是 ４ ∶ １９，这一点则与香港不同。 至于具体用

法，也是多为比较简单的自用，例如：

（３９）女事主为此向闺蜜倾诉心中苦闷，闺蜜听闻后愕然不已。 （《澳门时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４０）美女们衣着时尚，彼此兴奋交谈，不时拿出小镜子补妆，闺蜜、男友、父母等亲友团殷切地跟在

一旁做后勤。 （《正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 日）

如果以“闺密 ／蜜”的上述各项使用指标为依据，排出台港澳三地“国语”与普通话的“接近率”，则是

台湾最高，澳门次之，香港最低。

四、华语圈“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

周清海指出，新加坡华语是最接近普通话的语言［１９］，所以下面我们对华语圈“闺密 ／蜜”使用情况

的调查就主要立足于新加坡华语，此外兼及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各华语区。

我们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调查对象，大致就可以了解此词的最早出现时间以及基本使用情况。

以下是该报“闺密”的最早用例：①

（４１）张爱玲的性格大抵如此，如果没有炎樱这样无话不谈的闺密相伴，宁可席德进这样的“哑巴”

随行。 （《联合早报》，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８ 日）

此例出自本地作者之手，时间大致后于普通话二年，晚于台湾“国语”一年，但是已看不出有任何的

二者背景 ／语境，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属于自用；而以下一例则给出解释，说明此时大致在引进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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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例（４１）至例（４３）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黄晶提供，谨此致谢。



（４２）“闺密”，“闺中密友”的简称，说的当然是女人。 （《联合早报》，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在新加坡，“闺蜜”的使用晚于“闺密”，这一点与普通话和台湾“国语”相同。 以下是其第一个用例：

（４３）伊丽莎白的另一个“影子”是夏洛蒂，大姐以外她最亲近的闺蜜。 （《联合早报》，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在新加坡也是“闺蜜”多而“闺密”少，《联合早报》２０１６ 年至今（该报网站只提供这一时间段的检索

结果），含“闺密”的文章 １２９ 篇，而含“闺蜜”的则有 ９０６ 篇。

前边谈到，普通话与台港澳“国语”中“闺密 ／蜜”均可指物，而新加坡也有这样的用例，如：

（４４）不愿改变工作性质的老职员可以选择离职或转到别个部门。 经验老到的分行主管变成了销

售经理，与老顾客联络感情成了顺便，与销售数字却成了闺密。 （《联合早报》，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另外，新加坡“闺密 ／蜜”的［＋女性］义素有时也趋于脱落，此时大致义同“密友”，这一点与中国台

湾地区比较接近，例如：

（４５）费玉清和江蕙是数十年的老友、是闺蜜也是牌友。 （《联合早报》，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４６）贯穿三段的是她与胞姐梅爱芳的亲情，与张国荣的“闺密”之情，与造型师刘培基等人的“父

女”情。 （《联合早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以下一例“闺蜜”加“红颜”修饰，也是与上述台湾地区的“女（性）闺蜜”同属叠架性使用：

（４７）能够被她纳入知己的名单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唯一的红颜闺蜜。 （《联合早报》，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前边谈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偷吃……闺蜜”，我们在新加坡也看到这样的用例：

（４８）男友疑偷吃闺蜜 蕾哈娜临盆在即惊传分手 （《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以下一例中的“拈连”用法，在其他国家、地区似乎尚未见到：

（４９）两人几十年惺惺相惜并不断鼓励着对方，比女人的闺密还密。 （《联合早报》，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总体而言，新加坡华语在“闺密 ／蜜”的使用上与普通话比较接近，但是与台湾“国语”距离更小、一

致性更高。

马来西亚华语中“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与新加坡大同小异，同样比较常见，普遍都是自用，而化用

则并不多见。 例如：

（５０）谢佳见也坦言，只要交情够深厚，他愿意为闺蜜做任何事情……并相信男女间有纯友谊，因为

他就有认识超过 ２０ 年且无话不谈的异性闺蜜。 （《东方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５１）当一名潮男还停留在关注时尚美容塑身健身资讯时，女性朋友不视之为潮，只能当成“姐妹”，

好一点就是闺蜜。 （ｅ 南洋，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以上二例涉及“闺蜜”的泛性别化，前一例加“异性”修饰，而后一例则是无标记形式。

（５２）４４ 岁的麦克原本想把电影《闺蜜假期》（Ｇｉｒｌｓ Ｔｒｉｐ）的资讯转成简讯传给自己，提醒自己记得

到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 （光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３）在她苦苦要求下，阿娇只好带她去“亲眼见证”，闺蜜俩来个劈腿现场直击。 （ｅ 南洋，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以上二例中，前一例对比华、英电影名，以“闺蜜”对译 Ｇｉｒｌｓ，大致属于意义泛化，而后一例中的“闺

蜜俩”似乎只在普通话中见到。

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外，“闺密 ／蜜”在其他海外华语区也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和使用，我们曾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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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柬埔寨、印尼、菲律宾、缅甸、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波兰、巴西、南非

等地的华文媒体，都发现数量不等的该词用例，基本都属自用层次，以下酌举几例：

（５４）曼谷绝对是一个适合闺蜜一起出走的地方！ 闺蜜游就是要疯狂购物，当然也要住得舒适，到

底曼谷有什么住宿最适合闺蜜？ （柬埔寨《星暹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５５）涉嫌考试作弊的淑明女子高中双胞胎姐妹和闺蜜门崔顺实之女郑宥拉都在一审判决之前就

被学校退学。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版，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５６）在日本女性的“闺蜜话题”（年轻女性之间谈论的私房话）中，常见的话题都是……（日本日经

中文网，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５７）薛凯琪称方大同是闺蜜：他很可爱 （西班牙《欧洲侨声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５８）如今，德国的女性也对“水烟”喜爱有加，在遍布大街小巷的水烟吧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几位

女性闺蜜围坐在一起，悠闲地谈天说地、分享水烟，你吸一口，我吸一口，按顺序传递。 （德国《华商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６ 日）

（５９）饰演男闺蜜钱峰的吴彼凭借其诙谐的语言风格，被观众大赞幽默暖男。 （加拿大《星岛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以上的后三例中，例（５７）指的是男性闺蜜，却取无标记形式，而例（５８）、例（５９）则分别加上性别

标记。

（６０）在 ３５ 年的演艺生涯中，加森拍过至少 ７５ 部电影、３００ 多集电视剧，最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在

ＨＢＯ 剧集《欲望都市》中的“女主角 ｇａｙ 蜜”———该剧女一号是萨拉·杰西卡·帕克饰演的纽约专栏作

家“凯莉”，凯莉有 ３ 个闺蜜，而加森饰演她最好的男性朋友 “布拉奇”。 （美国 《侨报》，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此例中用了即使在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中也并不多见的“ｇａｙ 蜜”，而句中的“男性朋友”则是前者

的同义形式。

就华语圈“闺密 ／蜜”的使用情况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覆盖范围比较大，几乎在相对比

较主要的华语区均有分布，说明“闺密 ／蜜”已由最初的“普通话词”成为“全球华语词”；第二，各区的使

用情况不平衡，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新马地区用得比较多，意义和用法也相对丰富，而其他地区则数量较

少，意义和用法相对简单，另外借用的情况也相对多一些。

五、相关问题讨论

上文中，我们对“闺密 ／蜜”一词在华语各区的传播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试图以小

见大，来观察当今全球华语各子社区之间的“积极性融合”［２０］；另外也着眼于本文引言中所说以往相关

研究主要立足于普通话“输入”的不足，以证明华语融合已经进入双向互动的新阶段。 李行健认为，这

种融合已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理论所讨论的融合，在语言学上是一个新课题，因此要加强对它的研

究［２１］；而周清海也指出，这个融合和融合的过程，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探讨［２２］。

以下，我们就华语融合的几个相关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融合形式的传播路径

在华语融合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某一融合现象的“原点”，也就是它的具体出处，这一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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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可以调查其具体的传播及扩散路径了。 就“闺密 ／蜜”一词而言，它的原点无疑是普通话，而它的

传播路径则主要是借助网络，实现“空降式登陆”，在某一华语社区瞬间完成从无到有的转换。 至于具

体传播路径或“登陆”方式，则主要有普通话的“输出”与台港澳“国语”和华语圈的“引进”两种，以下分

别讨论。

先说输出。 据上引李平的介绍，“闺密 ／蜜”等 １５ 个大陆词语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地区网络流行，大

陆网民的“推送”自然功不可没［１１］，而这就是主动性的输出。 如果说这还只是“民间”的自发行为，那么

“官方”渠道也构成了输出的另一途径，比如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使用的词语“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典

型案例。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渠道，比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普通话圈作者在“国语” ／华语圈发表作

品，这也促进了一些融合现象“走出去”。 在我们搜集到的新加坡《联合早报》“闺蜜”的最早用例中，前

三例中就有两例出自同一文章，作者“毛尖”，而该文也标注为“上海通讯”。 查毛尖其人，为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作家，常在新加坡和中国的上海、香港和台北等城市报刊开设专栏。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台湾地

区也看到毛尖作品中的“闺蜜”用例，二者分列于下：

（６１）这种事情，劳驾闺蜜不靠谱，亲自动手烧个哥 ，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联合早报》，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６２）这种事情，劳驾闺蜜不靠谱，亲自动手烧个哥，所谓自己动手，牛羊满圈。 （《联合报》，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 ／ ／ Ｄ３ 版 ／ 联合副刊）

以下再说引进。 当今世界各地华文媒体的信息共享非常普遍，特别是各地华人和媒体都十分关注

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其媒体刊文的整体或局部转载相当常见，由此就使得产生于中国的很多词语在短时

间内传遍全球，这应该也是普通话由以前的输入为主到现在的输出为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地引进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随某一语篇整体引进，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标明整个语篇的出处，比如泰国《星暹日报》

“闺蜜”的第一个用例，系出自《５ 岁娃报 ７ 个兴趣班》一文，而文末明确标注来源为“中新网”，即中国新

闻网。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某一形式的引进之初，其后往往还会持续引进，从而推高某一形式的使用频

率。 这种本地与外来用例的“齐头并进”，体现了真正的“融合”及融合性的发展。 比如以下一例：

（６３）她在我的母校嘉定一中借读，并借住在她闺蜜的至亲之家，也是我挚友的家。 （《马祖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此例文头有“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１１：３０：００ （原标题）赵小兰之父撰文忆爱妻朱木兰：一见钟情，许诺终生

爱护 ／来源： 中国新闻网 ／文 ／赵锡成”的标注。

第二种是局部引进，华文媒体的新闻报道等，很多是根据中国媒体新闻报道改写而成，在改写中保

留了包含融合现象的片段，由此而造成局部性的引进，这种情况似乎更为常见。 比如，上引例（２１）文头

即标为“本报上海讯”，而文中也有“据东方早报报导” “报道指出”这样的“明示”；笔者辗转找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东方早报》 ／东方网的该报道，仔细比对，发现例（２１）与原文句子完全相同。

以上“输出”和“引进”两种情况叠架在一起，有时就会比较复杂，需要认真对待。 比如上引作者毛

尖的两个用例，如果归为新加坡或中国台湾地区的自用用例，就会出现不小偏差；再如新加坡的含“闺

密 ／蜜”文本，有的标明引自中国大陆，有的则标明来自中国台湾，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问

题，即某一具体的组合形式到底是直接来自前者，还是直接来自后者，抑或是本地的自造，总之情况会比

·６３·

２０２３ 年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 期



较复杂，需要做更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二）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

李行健立足于海峡两岸词汇，提出了“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概念，前者包括同名异实、异名同

实、一方特有词语等，而后者则指词语义项、色彩、搭配、应用频率、方言和异形等方面的差异［２３］；刁晏

斌则以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词汇对比为例，对后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认

识①。 现在，各地之间“闺密 ／蜜”一词的使用情况提示我们，不仅华语差异包括显性和隐性二类，就是它

们之间的融合也应包括这样两种类型，即也有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 前者主要指某一或某些现象在某

一或某些区域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无，以及某个单区或双区现象最终成为多区现象等；后者则主要指在

前者内部的，比较细微，因而较难引人注意的各种表现。 以下主要就后者进行讨论。

在以往为数不多的融合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显性融合，即如周清海所说：“新马港台的

‘高过你’，也在中国不少地方替代了‘比你高’的说法。 新马华语的量词‘粒’（一粒球、一粒苹果），逐

渐让位给‘个’，‘一拨人’和‘一批人’也有互相消长的现象。” ［７］（Ｐ．２３）至于隐性融合，作为概念似乎还

不见有人提出，而具体的相关研究也未见到。 即以本文的考察内容而言，涉及的隐性融合现象，如普通

话和多地华语中“闺密 ／蜜”所表示的“女性”义，就大致可归为此类。 再如，上文谈及，同为“女（性）闺

蜜”，但是在台湾地区因对应主体不同而有二义：如果是男性，此时“女（性）”有区分性别的作用；如果是

女性，则为“叠架”式使用，此时“女（性）”基本成为羡余成分。 普通话中似乎只有前一种情况，例如：

（６４）八成职场女性渴望有“男闺蜜”――有时候，他们比女性闺蜜更能给出客观的建议，更能弥补

对方性格的缺陷。 （《吉林工人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至于后一情况，以下再举一个澳门的用例：

（６５）吴绮莉早前接受周刊访问时称，近期女儿结交女闺蜜来路不明。 （《澳门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由此可以初步得出的结论是，融合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同，还可能因为只接受了源现象

的部分意义或用法，或者是接受后又产生新的发展，从而造成一方或多方之间的参互异同，而这也构成

了隐性融合的一方面内容。

此外，上文中还几次谈及各地之间“闺密 ／蜜”数量的多少，这应该也是隐性融合的一项调查内容。

通过本文的事实梳理，我们对隐性融合的具体所指可以做出以下归纳与总结：

其一，是指一些细化的融合指标，比如处于上述融合三阶段中的哪一阶段，使用频率的高低，以及基

本义以外的其他义（如“闺密 ／蜜”泛指女性以及指物）等。

其二，是指“大融合”基础上的“小融合”，即在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具有融合性特征与表现，比如新加

坡以及中国台湾和澳门地区在叠架用法上的一致性；或者如“国民闺蜜”又开始“回流”普通话，从而进

一步提高了二者的融合度。

其三，是指“大融合”基础上的“小差异”，既包括融合中的不融合②，也包括融合后新产生的差异。

这一点看似超出了“融合”的范围，其实并未“越界”：总体而言，融合产生于差异（因为有差异然后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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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而在各地华语中融合并非整齐划一的发展变化，所以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因而

又会产生新的差异，比如上述台湾、澳门两地的叠架用法，就在整体上与普通话产生差异。 总之，“差异

中的融合”与“融合中的差异”颇具辩证色彩，也极富理论内涵，因此值得全面考察、深入分析。

我们曾经提出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差异与融合并重的“两翼”模式，并用之于后来的全球华语对

比研究［２４］，就全球华语“事实”部分的研究而言，合理而完整的两翼模式应为“差异（显性差异与隐性差

异）＋融合（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由此才能对华语语言事实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形成全方位、无死角

的覆盖。

（三）关于融合度问题

在海峡两岸词汇比较研究中，有人提出“融合度”概念，仇志群对其提出依据及意义等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阐述［２５］，而刁晏斌也有所讨论与阐发［５］ （ＰＰ．２９０－２９１）。 结合以上阐述和讨论，以及“闺密 ／蜜”一

词在各华语区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既有实践价值，更具理论内涵。 具体而

言，应该包括但可能并不限于以下五点。

第一，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融合度的具体所指就是华语融合的程度及其表现，它有广泛的适用性，

可以完全用之于华语各圈以及各变体之间融合现象的研究，并且不仅限于词汇方面。 建立融合度的概

念和观念，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一个深入认识与全面呈现各地华语相互融合实时状况的“抓手”和“工

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以往限于、止于显性融合的研究模式，使得相关研究向深化和细化方向发

展。 比如，“传统”的融合研究经常以“有”“无”作为融合与否的判定依据，这无疑是比较粗疏的；而在融

合度的观念下，就有必要和可能对“有”的现象所处的不同阶段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此作为判定融合程

度的重要依据。 比如在“借用”阶段，融合度就非常低，而到了“化用”阶段，则达到了较高甚至很高的融

合度，由此就可以判定为已经完成融合过程，并最终融入对方词汇或语言体系。

第二，融合度首先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一方面，“度”的差异在某一共

时平面以静态面貌呈现出来，如以上所说的阶段性；另一方面，各区之间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由此使得原有的“度”也会产生新的变化，比如从“借用”阶段进入“自用”或“化用”阶段，甚至还有可能

相对于“源现象”产生一些“溢出性”的变化，即发展出原本没有的意义或用法，如上述“女（性）闺蜜”的

叠架性用法就是如此。 由此，就把华语融合研究由以往的共时描写为主，引向对历时发展状况的实时关

注，从而实现为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另外，循着这一方向，还有可能把华语融合研究进一步引向

预测的方向，而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做了有益的尝试，如王晓梅、张欣怡就从理解度、接受度角度讨论了

语言融合的预测问题。 ［２６］

第三，“度”本身是一个量的概念，融合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把华语融合研究引向定量的考

察与分析，从而使之更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在这方面，也有人已经做过具体的工作，比如游汝杰就做

过中国的上海、香港、台北三地和美国东部地区 ３０ 多组外来词使用情况“接近率” （可以理解为“融合

度”的另一种表述形式）的抽样调查，用以发现和说明不同地区之间融合程度的高低，其计算方法是：列

出每两地每一个外来词的最常用和次常用形式，计算它们在每一地的使用频率的平均值，将每两地的平

均值相加，除以 ２，即得出这两地的接近率。 游汝杰的调查和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东部与中国上海的接

近率最高，达到 ４５. ８７％ ；其次是与中国台北的接近率，为 ４３. ５４％。 ［１０］我们认为，上述方法具有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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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完全可以用之于更大范围的华语融合现象调查与研究。①

第四，由“度”的差异，还可以把华语融合研究引向“解释”的方向。 上引仇志群对此所作的说明，认

为借由融合度可以构建一个解释的理论框架，探索从这一角度解释词语渗入和被接纳的条件及可能

性。 ［２５］总体而言，影响华语融合度的因素非常多，所以需要解释的现象和问题也就非常多，而通过不同

方面影响因素的探究，自然能够把研究引向深入。 比如，上文的调查显示，台湾“国语”与普通话的融合

度相当高，而港澳地区则相对较低，个中原因就非常值得探究。 以我们目前的了解，在众多相关原因中，

方言因素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李志江指出：“因为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同出一源，二者的融合

不以方言为媒介，词汇的互相渗透就更为直接。”［２７］（Ｐ．２６２）至于港澳地区，日常口语交流主要是粤语，而

书面表达多为“港式中文”“澳式中文”，甚至是“粤式中文”，因此对“闺密 ／蜜”这样的“日常生活用语”

的引进和吸收，恐怕就难以像主要以“国语”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台湾地区那样直接、顺畅。②

第五，融合度作为华语融合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极有可能为“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建构，甚至于普

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此之前，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社区词”已经初步成为具有

普通语言学性质的全球华语学重要概念［２８］，而根据我们现在的初步认识，融合度涉及的问题和因素远

比社区词多而复杂，因此理论内涵更加丰富，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论前景更加充满期待。 另一方面，由融

合度入手，能够引出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或者是把很多问题关联起来，从而把华语研究引向更多富有

理论内涵的方向，而此时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就远不止于概念本身了。 比如，对同一融合现象，可以按

不同融合度排出一个不同地区的等级序列，由此既可以显示不同言语社区或变体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

同时也给相关分析解释留下很大空间，而这就是一个颇具理论内涵的问题。 再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

不同类型词语本身的“可融合度”并不相同，这也是影响融合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数字略语在普

通话区大量使用、独具特色，但在台湾地区用得很少 ［２９］，且有的系从大陆引进，比如 “三要三不

要”［３０］（ＰＰ．２３９－２４６），但是总体而言与大陆的融合程度极低，而通观其他“国” ／华语区，情况也是大致如

此。 这方面的探究，实际上把对融合度解释由语言现象的表现引向对其自身内涵和特点等的挖掘，这无

疑也极富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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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ｗｏｒｄ “ｇｕｉｍｉ”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ｒｅ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ｕｉｍｉ” ；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李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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